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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冠李戴”
提前准备的功课白做了

从接到通知到启程抵达杭州，我

能做功课的时间不多。我只知道我要

采访谁，却不知道该如何采访，内心有

一丝紧张，更有一丝忐忑。

启程后，离采访时间越来越近，心

思却开始浮动起来。因为，对于写人

物稿，自认为在业务能力方面还有些

欠缺，平时写此类稿子也不多，经验不

足，特别是面对即将要采访的博士们，

生怕一开口会问出“外行话”，心情愈

发紧张。

“有没有准备过采访思路？”猝不

及防，与我坐同一排的市委宣传部工

作人员来了这么一句话，一下子“揪”

到了我的紧张情绪，都不知道该如何

回答。

时间在一分一秒中流失，动车也

在一分一秒中前进，我的思路却一直

“停滞”着。思来想去，也没有想到能

够适用的采访思路，但脑子里始终有

一个声音在响着：就是写人物稿，一

定要写出人物的特性，不能生搬硬套

地把不同人物“框”在同一思路中，否

则就是对人物个性的不尊重。这个

“声音”也是自己一直以来坚持的采

访思路。因此，我决定从博士自身找

线索，尽量挖出每一个博士的不同一

面。

当然，做好人物采访前期准备也

是需要的。在车上，几个人都在网上

搜索博士们的相关信息，尽量从信息

里找到一些采访线索。

第一个采访对象是浙大博士生导

师高翔。我在网上搜了些材料，发现

关于他的信息挺多，甚至还有不少关

于他的专题报道。对此，我将有用的

信息通过截图、复制粘贴等形式保存

下来，以对采访对象有个初步认识。

可哪想到，这给我闹了出乌龙。

到浙大见到高翔后，总觉得有些

不对劲。我搜索的高翔是“60 后”，而

眼前的高翔却是不到40岁的模样，外

表一看就不是同一个人。原来，两个

高翔被我“张冠李戴”，所有的信息都

不相符，唯一相符就是两人都来自浙

大。这也意味着，我前期准备都白费

功夫了。不过，这也怪自己没仔细看

清人物介绍，导致“白忙一场”。

不过，从整个采访行程来看，我的

状态还不错，并没有想象中那样紧

张。采访的博士们，都是见多识广的

人，都能说会道。尤其是当老师的博

士们，更是行云流水、滔滔不绝，这让

我们有许多细节可以捕捉，也在其中

找到更多有个性的人物特征。

“大包小包”
有点“走亲戚”的感觉

入秋后的浙大校园，沉浸在灿烂

秋叶之中，安静之中多少有些精美的

色彩。校园里的学生、老师也很悠闲，

背着书包、拿着课本，三五成群地聊着

走着，正是印象中的校园气质。只有

我们一行，在这样的环境中显得有些

“格格不入”。

由于采访时间匆忙，考虑到第一

个采访的高翔博士要赶往上海参加

会议，只能尽量争取早一点采访，免

得因时间不足对方不能“尽兴”。因

此我们一下动车，就坐上出租车直奔

浙大校园，随身带着的行李箱、包裹

以及肉麦饼都一同带进了校园，反而

有一种拎着大包小包逢年过节“走亲

戚”的感觉。

的确是在“走亲戚”。得知我们到

了校园，高翔博士早早赶到约定地点

迎接我们，笑脸相迎，很是热情客气，

就像见到了许久未见的亲戚一般。大

家一见面，相互介绍后，我们就开始了

采访，整个过程都很轻松。采访结束，

高翔又执意叫车送我们一程，好让我

们少走几步路，就跟为亲戚送行一般。

同高翔一样，浙江大学能源工程

学院教授（博导）俞小莉也在浙大执

教，相距也不远，也是我们第二个采访

对象。

采访俞小莉，是在饭桌上进行

的。相比高翔，俞小莉年长一些，也会

有充裕的时间多说一些。大家边吃边

聊，聊了许多，也聊了许久。

“我自己平时也会做肉麦饼。”这

一句话，就是俞小莉在席间跟记者说

的，她还分享了如何按照自己的口味

“改良”肉麦饼。

正是这样看似不像“正经采访”的

唠家常，俞小莉也给了采访团相当多

的信息，她与永康的联系、她对永康的

感情、她对老家的回忆，都在这场家常

中透露出来。也正是一样的唠家常，

采访团与俞小莉之间的距离拉得很

近，像久未见面的亲戚终于说上话。

当然，为了弥补未能“正式采访”

的缺憾，俞小莉还特地带着我们回到

办公室，重新进行了一场采访，让采访

团的记者们摄像、拍照。

这位“远方亲戚”也很热情，她自

己赶着参加学院里的一个会议，就让

助理送我们出校园，免得我们跟“刘姥

姥进大观园”似的在校园中迷路。“你

送他们到校门口，等下回来我请你吃

永康肉麦饼。”此话一出，大家又笑了。

在此后采访另外几位博士时，同

样有“走亲戚”的感觉。比如，采访原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党委书记胡礼祥，

也是先饭桌后办公桌；而采访浙江省

人民医院副院长张大宏，则是先办公

室后食堂，大家都是有说有笑，氛围轻

松愉快。后来想想，幸亏是这样的氛

围，才化解了我的紧张情绪，能够顺利

圆满地完成采访任务。

“长枪短炮”
“吓得”博士不知说什么

此次杭州采访团的最后一站是浙

江农科院，采访对象是原浙江省农业

科学院副院长徐子伟。采访结束后，

我们就需赶到车站返程回永。从行程

上看，采访时间很紧张。

或许是大家都一心想着采访，就

忽略了某些细节。同行的记者里有来

自电视台的，她们一到办公室，就赶紧

把三脚架、摄像机、录音笔这些“家伙”

都摆了出来，齐刷刷对准了徐子伟。

尤其是在办公室里头，大家围着坐，就

像把徐子伟“包围”了。

“哟，你们这长枪短炮的，让我一

下子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徐子伟很幽

默，一句话让大家笑了起来。不过，徐

子伟的这一句话，也让我意识到采访

过程中要注意礼仪。比如，采访对象

还未进入接受采访的状态，就连着抛

出多个问题，这会让对方觉得不舒服。

其实，徐子伟面对记者、面对专

访的机会并不少。接受采访，对于他

而言已经是“小菜一碟”了，他很清楚

该怎么回答问题、该说些什么。在一

个多小时的采访过程中，徐子伟也是

张口就来，慢条斯理地把自己一直以

来的研究方向、研究内容，以及求学

就职经历详细地讲述了一遍，逻辑很

清楚。

徐子伟讲完之后，大家又跟着他

进入实验室，去捕捉他研究时候的状

态。总的来说，采访徐子伟非常顺利，

可用素材也很多，这给我们在杭州的

行程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说起“长枪短炮”，我想到了另一

个人物，就是孙振锄老先生。到杭州

后的第二天，我们到萧山采访孙振

锄。一到他家里，我们就被“震”住了，

那些充满传奇色彩以及“马兰精神”的

照片、奖章奖状等整齐摆放着，让我们

这些“80后”“90后”大饱眼福，好像一

下子被拉回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被

拉到荒无人烟的戈壁滩，去感受那些

鼓舞人心的故事。

说实话，能够采访孙振锄这样的

人物，机会很难得，因此大家也很珍

惜。采访时，我们也没有多问，静静

地听着孙振锄讲述着他的“马兰故

事”。其中有一个让我感受很深的细

节，就是孙振锄第一次踏上戈壁滩的

时候，他是不知情的，甚至不能和家

里人打一声招呼。而在戈壁滩，荒无

人烟，喝着苦水⋯⋯这样艰苦的环

境，并没有吓跑孙振锄，他义无反顾

地投入其中，心甘情愿地为国防事业

作出自己的贡献。

“现在的太平盛世，都是靠我们自

己努力付出取得的。”孙振锄的爱人李

克说了这么一句话，如同眼下流行的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

负重前行罢了”的道理一样，让我们很

有感触。

□记者 王伟建

开口即闻乡音 谈笑声中采访
本报记者采访永康籍博士趣事之杭州篇

去年11月，本报记者随同采访团前往杭州，采访了6位永康籍博士。
既然都是家乡人，我们就带着家乡的味道——永康肉麦饼去采访，就像“走亲戚”一样，去博士

们的工作地点或家里，为“远方的亲戚”递上家乡的味道。当然，家乡人不用客套，博士们都很热情，
一开口就是“家乡来人了，大家快坐下”。

永康采访团记者正在采访浙大博士生导师高翔。


